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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北广为流传。而在苏非派的萨玛之中契西提教团的卡瓦利（宗教音乐）的风格也产生了一定

影响。 

    在维吾尔族工艺美术方面，由于受伊斯兰教反对偶象崇拜的传统约束，美术形式上偏重于强

烈的花纹图案的装饰风格。在玉雕、铜器、地毯、花毡、花帽、绸棉染织品等各类工艺制品中采

用了大量纹样生动、色彩鲜明，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强烈民族特色的花卉图案、几何图案、自然

景观物象图案以及伊斯兰寺院经常麻札图案。维吾尔族的这种工艺美术技巧还运用到宗教建筑装

饰之中，如清真寺、罕尼卡和麻札建筑中用硫璃砖、花砖和型砖拼砌的墙面图案、%  （注：原

文如此） 

 

 

【报刊文章】 

12 名维吾尔族人的北京故事 

《环球时报》2014年 3月 21日  

  编者的话：“暴恐分子与民族无关，暴恐分子是中国各民族的公敌！”近来，在新疆、云南

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遭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各地严防暴恐事件发生的同时，也

多多少少给在当地正常工作、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某些地方部门工作不到位甚

至使维吾尔族民众出现了思想困惑。16日，《环球时报》邀请 12位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同胞，

请他们对在北京的生活、各自的困惑以及反恐形势畅所欲言。本报今天六版、七版推出特别报道，

记录他们的心声，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是中国人” 

   

    热汉古丽：我是 1988年上大学来到北京的。我从小在新疆军区大院长大，上的是汉语学校。

大院里 95%都是汉族，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好朋友。即使在“7·5”事件后，我也没觉得跟汉族

朋友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但我能感觉到，在新疆的朋友，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他们会有

这样的心理隔阂。我这几年回新疆，维吾尔族的朋友会跟我说以后别跟汉族人一块玩儿了，小心

被自己民族的人收拾。我的汉族朋友还是会主动邀请我，但他们跟我在一起时会刻意回避一些东

西。说实话，这种变化我特别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一代，还有不同民族的朋友，但下一代可能就

越来越难做到了。现在，我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跟新疆当地的汉族小朋友交往越来越少。有时候，

一些氛围也会带来限制。在乌鲁木齐，虽然许多学校既有汉族学生，也有维吾尔族学生，但是他

们会在一些事上被分开，比如维吾尔族学生生活都是维吾尔族老师负责，汉族学生则由汉族老师

来负责。公共机构也这样，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维吾尔族人就由维吾尔族办事人员来接待。 

  库尔班江：1998 年之前我一句汉语都不懂，汉语是自学的。我摆过摊，卖过烤肉。2006 年

我到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旁听生，没有学籍，但大学认可了我。第二学期寒假，我带着 6名同

学去新疆黑山村拍摄，那是新疆最偏远的村庄，骑毛驴要 12个小时。我们拍了一部纪录片，就

是《喀拉古塔格日记》，在全国很多比赛中获了奖。之后我还在清华、北大、人大等各个高校办

了很多新疆为主题的文化摄影展，许多人从我的照片中了解了新疆，了解了维吾尔民族。 

  这次昆明发生的事件，也让我感到很难受。几天前，我出门打车，一连拦了 7辆车都不拉我。

后来一辆出租车的乘客在旁边下车，我拉开车门就钻进去，司机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中国人。

http://mil.huanqiu.com/china/2014-03/49205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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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问我一遍，我说新疆来的，他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我说，“怎么，您不拉新疆人？”他还

是启动车上路了。在车上，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他说有一次拉一个新疆人，那人觉得他

绕路了，就把他的车窗打碎了。我告诉他，许多新疆人汉语说不好，而且去一个地方只认这一条

路，是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一路上跟司机师傅聊天，下车时特意问他：“你后悔拉一个新疆人

吗？”他说“不后悔”。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普通百姓之间只是沟通出现了问题。 

  其实，很多在京的维吾尔族人当年是北京邀请来的。1982年那时刚改革开放，北京一个考

察团去新疆，看到乌鲁木齐南门市场火热的场景，觉得气氛很好，于是邀请一些人想在北京也搞

这样一个市场。艾尼瓦尔老哥就是当时来的。他们都是北京的贡献者。 

  艾尼瓦尔：是的，我是 1982年来北京的，那时候我们一共来了 17个人。 

  达伍提：我有 3 个孩子，在北京一个月挣三四千元钱，基本上够一家人用。在老家，不少朋

友比我挣得要多，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北京，因为我喜欢在这里生活。 

穆妮热：因为从幼儿园时起就上汉语学校，我身边的汉族朋友很多，有两个从小学一直到现

在还保持联系。今年我还收到他们从外地寄来的生日礼物，真的很感动。来北京大半年了，我非

常喜欢现在的工作，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说到困难，除了会想家，最大的压力就是房租，

其他都很好，幸福感很高，这就够了。 

 

最伤心不被包容 

   

    多鲁洪：我是 23年前上大学来北京的。我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但我们当时所能上的最高学

府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去不了北大、清华。我留在北京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事业发展，也有许多辛

酸苦辣：一方面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有住房、交通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饮食等习俗

不同。我家不久前卖了新源里的房子，主要原因是辖区的派出所和街道机构等对民族和宗教政策

认识比较少，我们很多方面不被理解，尤其是“7·5”事件之后。后来我搬到和平里，这里住着

民族出版社各民族同事，街道等各机构对民族政策了解更多，我在这里感觉更能被包容。此外，

在北京的很多维吾尔族人还会遇到一个难题：孩子入托问题，因为北京大部分幼儿园没有清真餐。

现在孩子入托本来就难，维吾尔族孩子就更难了。 

  阿孜古丽：我在北京一个餐厅做管理工作。我以前在乌鲁木齐也开过一家餐厅，“7·5”时，

我还让三名汉族人躲进我的餐厅，当时我的餐厅被砸了。暴恐事件让我们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也受

到很大影响。前两天我去天津，手机没电了，我找一个网吧上网充电。可管理员拿我的身份证在

机器上刷了一下后，说不能给我开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新疆来的。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当时就哭了。当然，我们单位的领导特别关心我，我的汉族朋友也非常关心我，其实好人还是多。 

  古丽：很多新疆来的朋友到北京只能住在新疆办事处。上次从新疆来了一个朋友，在快捷酒

店办入住后 10分钟，就有警察来查他证件，问他为什么来北京等。我说每个人都要这样问吗？

警察直接说不是，主要查维吾尔族人。 

麦尔丹：，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不方便之处是办护照

问题。在新疆基本上办不了护照。我爱人的护照过期了，回新疆重新办，找了很多关系，整整用

了两年多才办下来。 

 

恐怖分子与民族无关 

   

    多鲁洪：对于暴恐事件，大家都是反感的，而且是坚决反对的。实际上，对这种问题，作为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们更着急，我们也更愿意帮助国家，共同把社会变得更和谐。我认为，维

护新疆的社会稳定，维吾尔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应该是最有效的一支力量，也是国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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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现在的反恐形势很严峻，因为是互联网时代，它跟工业时代的区别就像大象和蚂蚁的竞

争。在工业时代，是大象之间的较量，谁有力量谁占上风；而蚂蚁时代，国家出动那么多的人力

物力维稳，但这么大的国家，中间某个地方总有放松的时候。到底靠什么来解决根本问题呢？首

先要赢得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有一些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它们一些不实报道使各民

族之间不信任感大大增加，这是更大的灾难。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

很好。现在经济发展了，反而出现了各种杂音，都是因为受负面因素的影响，大家缺乏互信了。 

  热汉古丽：暴恐事件不是现在才有，从上世纪 80年代就有，当时媒体不发达，现在媒体开

放了，许多媒体却只强调它的现在，不探究它的背景、历史渊源。现在的报道是就事论事，但民

族问题恰恰不能就事论事。这就导致社会上给维吾尔族贴标签的问题。每次暴恐事件发生后，维

吾尔族人就说怎么又出事了，日子又不好过了，第一反应是反感这样的事，第二反应就是担心跟

本民族联系到一块。但这些暴恐分子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刻意的标签，已经使得只要发

生恐怖事件，我们就很内疚。可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跟民族无关，我们凭什么内疚？不

管什么民族，他杀人犯法，谴责惩罚他就行。 

  买买提明：我是 2001年上大学时来北京的。2005年到 2010年我被公派到埃及留学，当时

埃及局势稳定，老百姓也非常热情好客。2011 年埃及局势动荡，我每天都关注埃及的报道。原

来那么平安的国家，不仅经济衰退，无辜民众也受到伤害。所以对恐怖事件，我们都不愿看到，

因为滥杀无辜民众无论从宗教还是道德角度来看都是被严厉禁止的。 

  我觉得许多宗教问题还应该从宗教本身来解决。国家的宗教政策很好，但有些政策在新疆一

些地方没有落实到位。比如对待戴头巾、留胡子等问题。对于暴恐事件，我相信我们国家有能力

彻底解决，不可能控制不了那一小撮人。但前提是能不能早点从源头把问题解决好。 

  阿布拉：我也是 2005年公派去埃及留学，我对当地宗教宽容度特别有感慨，当地每一个有

清真寺的地方，都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在宽容的氛围下，民众也比较宽容。我觉得要解决民族

问题，必须要利用好爱国人士和宗教人士。只有爱国的、符合党的政策的宗教人士起到作用，那

些地区民众的思想才不会被极端宗教思潮占领。但有些地方有知识的宗教人士得不到信任，当不

成阿訇。实际上，在南疆，这些人士非常有威望，当地政府应该很好地让这些宗教人士起作用。 

多鲁洪：到现在为止，在任何一次恐怖事件中，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爱国宗教人士、知识分

子和党员干部参与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闲杂人员，这是明确的事实。所以怎么发挥维吾尔族

干部、爱国宗教人士等的作用很关键。 

 

很多政策都有调整空间 

   

    热汉古丽：一些少数民族政策也应调整。比如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初衷是好的。但经过

多年发展，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孩子汉语水平很好，可以在不享受任何加分的条件下跟汉

族孩子一样参加考试。而在喀什、和田，经济、师资力量、民众的汉语水平不能跟乌鲁木齐比。

我觉得给少数民族加分应该改成给贫困地区加分。另外，在考上大学后，少数民族学生必须读两

年汉语预科，对于乌鲁木齐绝大多数学生纯属浪费时间，对喀什、和田等偏远地区的学生应该根

据汉语水平考试来安排一年左右的预科，这才叫实事求是。 

  对民族政策，我觉得该保留的要保留，该调整的要调整，该取消的也要取消。像一些地方仍

实行“两少一宽”政策，就应取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了就该抓，该枪毙的枪毙，不能

因为是少数民族，犯法了不抓，还说是国家优待政策。这会养成一些人的恶劣习惯，长大了就会

成为犯罪分子。 

  艾合买提江：我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学的都是与石油相关的专业，从德国留学回国后，

在一家北京的石油国企工作。我认为搞好民族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整体的民族知识水平，搞好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0 

民族教育。而双语师资的缺乏，双语教学能力和水平低下是最主要的问题。2012年，我回老家

探亲。当地有一所希望小学，整体看上去不错。但当我走近教室窗边，看到整个上午孩子们都没

有正常上课，在里面打打闹闹。有人对我说，虽然学校基本设施都有，但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老

师，教学生汉语。在那里，老师可能出门放羊去了，孩子们只要不出教室，待够几个小时，就算

上学了。这样的民族教育，怎么能提高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特别是南疆县级以下中小学的双语

教学，更令人堪忧。 

  阿孜古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女儿 1997年出生，当时我们家住新疆公安厅旁边，我们

把她放在公安厅幼儿园。班里 40个孩子，20个维吾尔族，20个汉族。有一天幼儿园开家长会。

会上，老师问孩子们以后上什么学校，汉族学生全部举手说上汉语学校，维吾尔族学生说上维吾

尔族学校，唯独我们家女儿说要上汉语学校。老师问为什么？她说，上汉语学校有馕吃，上维吾

尔族学校没馕吃。孩子说的是真实的感受。 

  麦尔丹：确实是这样。许多维吾尔族人喜欢到外地，是因为在新疆之外，维吾尔族的就业机

会反而比在新疆多。在新疆，虽然有各地援建的各种大工程项目，但这些项目使用的员工多数是

从各地区过去的。我觉得对于这些投资项目，可以跟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一样，规定必须有百分

之多少是当地员工，解决当地就业。 

热汉古丽：在宣传上，我希望能够多用一些本民族的声音进行宣传。我是维吾尔族，同样宣

传一个东西，维吾尔族同胞更愿意听我说话。我建议多发挥维吾尔族人的作用，要打消他们的顾

虑，让他们敢说话。另一方面，也应多出版一些关于维吾尔族和新疆的出版物。人们很少知道维

吾尔族的历史、新疆的历史。在中小学教科书里，除了阿凡提，没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物出现。有

谁知道阿凡提实际名字是什么？有谁知道曾为人类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作——《福乐智慧》、

《突厥语大词典》出自于维吾尔人之手？而《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早已被联合国列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单。 

 

阿孜古丽：“7·5”时那一瞬间的勇气 

   

    说起新疆，“7·5”事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来自乌鲁木齐的阿孜古丽是该事件的亲历者，

她至今还记得那晚的情景。 

  阿孜古丽家的饭店在乌鲁木齐市南门一带。2009 年 7 月 5 日晚上 8 时多，事态进一步升级。

此时大街上惊恐的行人四处逃散，希望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阿孜古丽看到餐厅门外有 3个

人正焦急地寻找躲避的地方，她突然鼓起勇气，打开店门，迅速将这 3人拽进餐厅，然后让店员

把餐厅门锁死。阿孜古丽说，这是 3个汉族人，一个中年男子和一对母女。随后，外面的暴徒开

始砸餐厅的玻璃墙。当时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因为餐厅有很多员工还有 3个汉族人，如果暴

徒真冲进来，后果不堪设想。好在暴徒们砸烂玻璃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阿孜古丽赶紧让店

员把灯都关了，大气不敢出一声。当天深夜乌鲁木齐的街头平静下来，在 3人执意要求下，阿孜

古丽才打开店门，目送他们回家。事后她还惊讶那一瞬间自己打开店门的勇气是从哪里迸发出来

的。 

  “7·5”后，当地餐饮业受到很大影响，阿孜古丽的餐厅最后不得不关门。阿孜古丽说：“新

疆发生暴恐事件后，受影响最大的就是餐饮业，营业额下降超过 50%。” 

  2013年，她来到北京，在一家大型新疆餐厅担任副经理。据她介绍，餐厅有近百名员工，

其中维吾尔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员工占 30%左右，跟汉族员工都能融洽相处。 

  阿孜古丽说，北京的包容让她觉得很舒服，也有将父母家人接到北京的打算。不过，“3·01”

昆明暴恐事件给她带来了一点波折。事发后第二天，阿孜古丽住处辖区派出所警察打电话核查她

的个人情况，然后她所在的新疆餐厅也有警察上门检查维吾尔族员工的情况。第三天，警察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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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核查。阿孜古丽说她向派出所警察表达质疑和抱怨，因为餐厅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不久，

警察当面向她道歉。阿孜古丽说她其实也能理解，警察是例行公事，毕竟发生了暴恐事件。 

  阿孜古丽还讲了个小故事。不久前她年迈的父母到北京来看她，老两口终于有机会去看看天

安门，但回家时怎么也打不着车，最后还是警察帮忙拦下一辆出租车。虽然阿孜古丽向父母解释

说，长安街上就是不好打车，但其实父母心底也暗知其中的缘由。返回乌鲁木齐后父母对她说，

“孩子，如果你待得不顺心就回家吧”。这让阿孜古丽很心酸，但后来她想开了。走在街上的阿

孜古丽觉得路人投向自己的目光比别人多，“也许他们觉得我长得漂亮吧”，她说。换种心态，

一下豁然开朗。 

【环球时报记者 胡锦洋】 

 

 

【随  笔】 

为新疆民族语言学科而发的感悟 

 

段 晴1 

 

我所从事专业，涉及古代印度语言、伊朗语言，因为专业关系，对新疆、西藏地区颇为关注。

最近参加了对一新疆博物馆与德国大学联合研究项目的评审，颇有感触。以下的话随感而发，借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与大家交流。有些问题未及求证，不当之处，还请各位谅解。 

众所周知，德国的科学研究，无论理工社会学科，均走在世界相关领域前列，甚至担纲引领

学科的发展。德国政府尤其加大对各种科学领域的支持力度，以保持德国科学研究在世界上的领

先地位。这些是政府的指导性纲领。 

在实际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德国大学的学科设置有增有减。德国的大学教育，基本上是免

费的，大学只是象征性地收些许学费。但近 20 年来，德国对大学学科的设置进行了调整，一些

招不上学生的学科，一些被认为是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学科，即使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也

被无情关闭。以古典印度学为例：古典印度学是德国的传统学科，最辉煌时曾有 30 所以上的大

学设立古典印度学系。但是，这门学科在近 20 年内被大幅度削减。柏林自由大学的古典印度学

系，曾经为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 Franz Bopp 而设立，曾经是这所大学的招牌之一，但在几年前

随着最后一任教授 Harry Falk 的退休而被关闭。这一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学科在柏林自由大学从此

不复存在。弗莱堡、图宾根等著名大学的古典印度学科也被停办2。 

一方面，一些传统学科被削减，另一方面，德国大学更强调发展有未来的学科，而且这一理

念似乎深入到每一位在职教职员。最近接触到柏林自由大学驻京办事处的德方职员，接触到宗教

学系佛教领域的一位教授，她们走访北大、走访哲学系，希望开展相关领域的合作研究。当我问

及同行且颇有建树的 Falk 教授（上文提到退休的那位），表示也希望加强与古典印度学科的合作

时，两位优雅的女士不约而同地告诉我，那是柏林自由大学已经被关停而且不会被重新开放的学

科，柏林自由大学要发展拥有未来的学科，例如目前正在寻求合作的现当代佛教学领域等。 

最近看到，新疆博物馆计划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展合作，合作研究新疆博物馆藏回鹘文本《弥

勒会见记》3。参加这项研究的德方阵容，大有“未来”的味道。 

                                                        
1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2 这并非意味德国这一领域不再处于领先地位。以此学科而论，德国依然是最好的。 
3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古代维吾尔语文献，属于佛教类文献。古代维吾尔人曾经信仰佛


